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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一位画家，他下决心要创作一幅他认为最
美的画。他不断地购买新画笔、高级颜料和昂贵的画
布，可悲的是，他至死没有画成他想画的作品———没有
时间。人们一直拿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生活中的节奏、
速度和时间的关系：时间需要有效地利用、需要正确地
使用。

生活在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时代的人类，做事快
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按说速度快了能让我们赢得更
多的时间，然而恰恰相反，很多人觉得时间越来越少
了———越来越多的人总是跟在速度后面追赶，生活在
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所谓的“亚历山大”感觉中。

长期以来，人类确实一直生活在按部就班的老规
矩中，大家耐心地等待着自然的节奏和循环，十六世纪
的商人已经认识到只有最快的人才能富有，而难以沟
通的距离是时间的最大吞噬者。从人们发现如何将时
间变成金钱的时候起，时间和速度之间的相对关系越
来越明显。问题在于，今天的人已经把时间理解成只
认一个方向的“时间流”，人不必去等待
时间，而是应该智慧地去利用时间。

生活在“加速社会”，智能手机互联
网，做事一点不慌忙，有人说，如果想到
我们今天是每周五天上班，和以前相比，
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时间才对呀！那么，
赢得的时间到底去了哪儿啦。要想通这
一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应该改正对“加
速社会”的误解，“加速”不等于我们可以
绝对地决定我们的时间，其实“强制加
速”老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追踪
着我们，我们到处在应用节省时间的技
术，但实际上这些技术已经成为了“干更
多工作”的理所当然的前提。
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他花了一年

时间周游了全世界，对时间、速度和人
文关系作了采风式调研，提出了“五大
万有速度因素”的论点：!"巨大的经济
实力及与此相关的、能将时间变成金钱
的能力会导致人的匆忙和烦躁。#"工业
化程度越高，对强制提高产量和速度的欲望越大。$"人
口密度高的大城市公民走路速度比小城市的快得多。
%"热带地区的人生活节奏最慢。&"个体经济比集体经济
和乡村合作经济更追求速度。

有人问道，时间看不见也摸不着，人有时间感官
吗？由于自然环境和人体本身充满了“节奏传感器”
———太阳和月亮的运转、四季更换、苏醒和睡着、呼吸、
新陈代谢、脉搏和心脏跳动、生与死……所以在进化过
程中没有为人体专门配置“时间感觉器官”。尽管如此，
科学界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努力，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
人体的“时间感官”，曾经有过很多推测。自从有了磁
共振断层 '线影像诊断术，能用数据和图像来说话，
结论也就比较具体了。专家指出，如果人想专注地估
计出一段短时间能持续多久，这时控制肌肉动作的脑
区便开始工作。小脑负责“自动化动作”，基底神经节
负责微小的动作，脑皮质辅助动作区负责运动的执行，
这些脑区的受伤会直接影响到人的时间感。所以，时
间感觉和动作的配合能确保我们在没有交通灯和斑马
线的情况下准确判断：我是现在走到对面去，还是等那
辆车开过后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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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立体!清明上河图" 王忠范

! ! ! !古都开封旅游景区清明上河园，是按
照《清明上河图》中的风物景观用宋代营
造方式建成的。导游举着小旗领着我们
进入园区，迎面便是画师张择端高达 (

米的雕像，见他手持画卷，谁都会想起珍
藏在北京故宫的名画神品《清明上河
图》。导游说，大家慢慢走，边看边玩，会有
在立体的《清明上河图》里游逛的感觉。

徜徉景中，别有风韵意趣，
很吸引人。这时，鼓乐震响，是迎
宾盘鼓开始了。几十号宋时打扮
的青年男女列阵对打对敲，咚咚
锵锵。这鼓声节奏快，花点多，充
满奇声妙韵，让游客心潮涌动。

我们沿绿树和红灯笼掩映的甬道
前行，看皇家园林中的古树新柳、奇花

异草，观环绕的汴河平静的龙湖，赏多
姿多彩的楼台殿阁，眼界大开，顿生怀
古之悠情。绕过几家驿站，我们来到中
心景点———虹桥。这座著名的木栱桥，

始建于 !)&*年，后毁于战火。而
今的虹桥是依照《清明上河图》
建造的，既古色古香，又有现代
姿韵，堪称一绝。桥下清凉透彻
的流水是模拟的汴河，粼波间画

舫轻舟来来往往。跨上虹桥，南苑北苑
的船坊、食街、酒楼、茶肆和龙凤殿、拂
云阁、文绣院、木兰织房等尽收眼底，叫

人看到了北宋时期的兴旺与文化色彩。
走下虹桥，我们又登上了仿照《清明上
河图》中所绘城门按比例还原建造的上
善门，沐浴阳光，环望远眺，叹为观止，
欢心痛快。

游览参观的过程中，不时看到古时
样式的节目表演，如高跷秧歌、气功喷
火、斗鸡、蹴鞠、女子马毬、杨志卖刀等。
我印象最深的是宣德殿的编钟乐舞，着
实绝妙。乐师编钟演奏《阳光三叠》《高
山流水》，丝竹管弦相配，婉转悠扬，真
是难得一闻。还有游客参与的王员外家

小姐抛绣球招亲，就跟老电影的镜头一
模一样。鼓乐响起，漂亮的小姐在楼台
上抛出绣球，年轻的游客拥来挤去争
抢，大家笑成一团。

离开前，我们碰到一家叫东京脚店
的小饭馆。酒旗下，戴布帕着青衣肩搭
毛巾的店小二抱拳施礼：“各位客官，里
面请！”大家相视一笑，便顺着他的手势
进店。花格窗下，屏风里面，八仙桌，长
条凳，都是古式摆设。我们吃肉鲜、汁
亮、面酐的鲤鱼焙面，吃绵软甜香、柔滑
清爽的红薯泥，吃黄焖鱼、桶子鸡、腐乳
肉这些特色美食。最后品尝开封最有名
的灌汤小笼包子。这包子皮薄柔润，馅
香浸汤，吃一口满嘴生津。玩得欢快，还
吃到了新鲜，谁都觉得不虚此行。

春日偶遇
叶良骏

! ! ! !那天去办
事，见到几个
老朋友，平时
大家都忙，见
面不多，今天

碰到，都觉特别高兴。电梯里还意外地见到复旦大学出
版社编辑，那年他刚毕业，现在已人到中年。他说起我
那本应在“复旦”出的书。#&年前他受出版社之托向我
约稿，后因故不了了之。当年有些事不能明说，今天他
见了我，仍觉有点歉疚。那本书后来在“学林”出了，还
颇受欢迎。
今天要见的人都见到了，要办的事也都办了。当年

“复旦”缘虽未尽，却引发后来的圆满，有遗憾也早放下
了。想到一直有机会为自己爱做的事奔忙，很开心，脚
步也轻快起来。走出门，清风徐来，暖意袭人，阳光软
绵，绿树漫舞，眼前忽地灿烂一片。春天来了！
“叶老师？”忽听有人叫，回头找，是个男士，五十多

岁的样子，我不认识。我一向记不住别人脸，常常不能
对号入座，但此人肯定没见过。“你真是叶老师？太好
了太好了，叶老师，又见到你了！”这样不符年龄的雀
跃，倒不常见。究竟是谁？“你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
!+,- 年，我们学校去参观，听你讲陶行知，印象太深
了。你把我们都讲哭了。”那时参观者用“蜂拥而来”形
容，毫不夸张，我当然记不住谁来过。那么多年，他竟
还记得！“我是民立中学的。你后来还到我们学校为毕
业生讲过课。”“民立？”我记起来了，当年听我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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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毕业生小黄因被陶
行知感动，立志当教师，
报考了上师大，好多年与
我保持联系。“还有!!!老
师，你记得吗？”“记得。”
我太记得了，他
给我写了十多年
信，信中满是溢
美之词，令我惶
恐。“好长一段时
间，他每天在办公室说
你，读你回他的信，朗诵
你教的陶行知诗歌……”
“有这事？”“是的！后来凡
是你在静安区学校讲课，
他就去蹭课。每次听了回
来就言必称陶行知，还手
舞足蹈地表演你怎么怎
么说，听得我们头都大
了。”他一直给我写信倒
是真的，信中有些过头的
话也是真的，如此痴迷，
倒没听说过。那时很多人
被陶行知感动，爱屋及
乌，给我的来信很多，热

情的也不少。因没时间，
回信写得不多，即使写，
也是礼节性的。!!!老师
却不因此而泄气，一直
写，有时还带着鲜花来看

我。原来背后还有
这个故事！听得心
里暖暖的。

“你还在‘民
立’？”“是，一直在

‘民立’。”原来我已站在
“民立”的校门口。“进去坐
会？”不了，“民立”还在，但
听过我报告的毕业生已踪
影难觅，认识我的老师一
定也很少了。世事变迁，当
年为陶行知感动得流泪的
人，现在都不可能再聊发
少年狂，不必旧地重游了。
老师握着我的手不放，与
年龄不符的欣喜使他的脸
容光焕发，他说：“叶老师，
我还记得，那天你穿一套
紫红套裙，头上戴法国
帽。”这套裙子是我们的馆

服，还是我设计的。他又
说：“那时你好年轻，好漂
亮！”他又加上一句：“你风
采依旧，我一眼就认出来
了。”我挥挥手向他告别，
心里有点点生气：恭维话
都不会说，什么“那时”！还
“风采依旧！”

岁月流逝，天长日久，
心情常稍显疲倦，但曾经
的美好不会被时间磨损。
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化作
无声的细雨润泽如昔。回
望过去了的 $*年，有许许
多多老师、学生，还有今天
这位（我竟忘了问他姓
名），是他们的真情，使我
变得更努力、更执着。

走在春天的和风里，
太阳透过梧桐枝叶抚着我
的发，长长的身影在路上
留下温柔的回味。我听见
玉兰花开的声音，它们似
乎在说，工作着是幸福的。
春日偶遇，使我的心头充
满喜悦，我悄悄地为自己
争辩：我虽是过客，却点
缀过路边的风景，即使白
发三千丈，还会是好年
轻，好漂亮！怎仅仅是“风
采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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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农村，盖房子是一
户人家天大的事情，是要举
全家之力勒紧腰带，省吃俭
用筹划准备好几年的，只有
备足砖瓦椽檩，才能够考虑
动工。要把房子建在坚实稳
固的地基上，夯地基是一项
必不可少的工序。

我小时候所见
的夯，是用石磙做
成的，少说也有三
百来斤。石磙宽的
那头朝下，稍窄的
那头朝上，肩部四
周有穿绳的孔，形
成四个夯把，由四
人抬起，中间一人
稳住夯桩，上上下
下，来来回回，砸实
地面。农村人就用
这种最原始的工具
夯实地基的。

一家有事，众
人帮工，在乡间蔚
然成风。夯地基一
般不用主人家邀请，只要
听到动工放炮仗的声音，
村里的青壮劳力会主动找
上门来，主人家只要备好
茶水、烟酒就行了。这时，
宅基地已经清理平整好，

房子基线上挖掘好基槽，
填上碎砖碎石，泥水匠用
线规划好，白灰沿线撒一
圈就是需要打夯的地方。

威风凛凛的石夯已
经矗立在宅基上了，一切
准备就绪，但最重要的人
没到，打夯是不能开始

的。这个最重要的
人是扶夯把的根
郎大爷。身材魁梧
的根郎大爷是四
邻八村里有名的
夯把式，他脑子灵
活、眼明手快，打
夯号子像脱口秀
一般张口就来，只
要村里有人盖房，
夯地基要请的人
非他莫属。

根郎大爷一
到场，人群里发出
一阵欢呼。只见他
扶住夯把，仿佛一
道无声命令，其余

四人猫腰抄好各自的一
头儿。
“各人就各位呀，大家

抬起来啊！”根郎大爷的声
音仿佛来自丹田深处，雄
浑高亢。“啊！”字未落，众
人抬夯齐和，笨重的石夯
“嗖———”一下飞起，重重
地砸在松软的地基上。
“夯要抛起来啊（嗨

哟），狠狠往下砸呀（嗨
哟）！夯要抛得高啊（嗨
哟），抛高打得牢啊（嗨
哟）！夯要举得稳啊（嗨
哟），举稳打得准啊（嗨
哟）！”随着人们手中绳子
的一起一落，石夯上下跳
动，脚底下发出“咚咚咚”
的闷响，身后留下一行行
用石夯打过的印迹。
夯走得直，才能打得

正，倘若是哪夯打歪了，眼
观六路的根郎大爷会马上

改唱道：“北边歪半夯
啊———”大家一听，下一夯
就主动往南抬一些。若见
哪人没用劲，一声“杨和尚
加把劲呀———”，那叫杨和
尚的便不敢懈怠了。地基
打好，泥水匠便接管工地，
开始添砖加瓦的活儿了。

那时候，农村没有什
么娱乐活动，看夯地基成

为乡邻特别是孩子们的最
爱，尤其是那粗犷、雄浑、
高亢的打夯号子，给宁静
的乡村增添许多快乐的音
符。如今，人工打夯已经被
打夯机所取代，夯地基的
火热场景也已淡出视野，
每每想起，那浑厚悠长的
号子和掷地有声的“咚咚”
夯声，依然萦绕在耳畔。山寨礼品 戴继斌

留下一个冒号
言子清

! 这次猴年
春节，我是在第
二故乡淮安度
过的。

买好初二
上午 +点 &*分从淮安回故乡无锡的长
途汽车票后，外孙说，到时他开车送我
至淮安长途汽车站。我不想打扰晚辈
们，+点，我就独自静悄悄地走到这承德
南路的新民东路站，等候长途汽车站的

!!路公交车。
天气晴朗。丝丝寒风中，我蓦地想起在这发生的

一件小事：#月 (日中午，女儿一家，请我在这路边的
重庆火锅店用午餐，进店前，见店门上方亮着一条红
色的电视广告“招聘；切配工、服务员。”我发现，那个
标点符号分号（；）错了，应为冒号（：）。当时想告知店
方更改，因见营业员繁忙，难插入，我却步了。现在，我
要离开淮安了，广告也是企业的窗口，报纸编辑的职
业惯性驱动着我，应该立即前去告知纠错，不能在这
个城市的版面上留下一点遗憾。
但这时，!!路公交车开来了，我离 +点 &*分长途

车的时间逼近了。可我毅然奔向百米外的火锅店，将
我的建议告知店方盛女
士。

回公交站急着去等
车，见女儿开车送我来
了，我松了口气。坐在小
车内，透过车窗，见火锅
店电视广告已更改，我挥
手向那个被置换上的冒
号说：“再见！”


